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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印刷和创新资助人的藏族妇女 * �

玉珠措姆   海德噶·丁伯格

内容摘要：在以往有关贡塘公主曲吉准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一些更广阔的妇

女网络，在这些网络中，妇女充当古籍印刷的赞助者，而且更普遍的是进行社会和文化

的革新活动。这些妇女中包括许多不知名的或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以及藏弄·黑如噶

的著名明妃衮都桑姆。尽管在这些卓越非凡的妇女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妇女都没有专门

记述其生平的传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真地分析和对比大量的历史资料，来确认她们

中许多人的身份。这类研究显示，在文化生产中妇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

叙事中很少全面地反映她们的事迹。从这点而言，在青藏高原上发生的某些事情的进程

与同时代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生的进程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导论

在书籍的制作和出版中女性佛教徒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将印刷作为一种技术

创新手段的引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她们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在

*  本文是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暨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研究成果，并得到四

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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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公元一千年时，印度帕拉王朝的一位王妃 1 资助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

颂》和《五护陀罗尼》；中国唐朝的武则天（690–705 年执政）2 也被认为是“发现印刷”

的女皇；8 世纪日本女天皇称徳（又称孝谦天皇）曾赞助印刷事业 3 。此外，13 和 14 世

纪元朝宫廷的皇后们也资助印刷藏传佛教经文 4 ，还出现了无数以各种身份为出版藏族

传统文学名著做出贡献的藏族妇女。本文主要探讨 15 和 16 世纪藏族妇女对印刷书籍所

做的贡献，并将她们与赞助印刷的欧洲妇女进行比较。

曲吉准玛（ཆོས་ཀྱི་སྒྲོན་མ། 1422–1455 年）和衮都桑姆（ཀུན་ཏུ་བཟང་མོ། 1464–1549 年）是

在那个时代推动藏族社会文化创新最突出的例子。在她们的许多宗教和艺术成就中，其

支持的一些新技术印刷项目，为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提供了可以阅读的文字材料。她

们两人都通过放弃婚姻或拒绝结婚，对社会传统习俗提出了挑战，都成为了杰出的宗教

上师的弟子及伴侣，且最终她们自己也成为了重要的宗教人物。其弟子们为其撰写的传

记，为我们了解她们的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通过阅读有关宗教大师们早期出版物和传记的题记，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妇女作为施

主，参与了书籍的制作过程。笔者将探讨包括上述两位著名妇女和一批相互关系密切的

妇女，在推动南部拉堆（ལ་སྟོད་ལྷོ）和贡塘（གུང་ཐང）地区早期印刷事业发展中所起的作

用，这些妇女是当地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的一部分。通过分析从已知的和新近发现资料中

所能搜集到的相关信息，探讨导致她们推动印刷事业以及广泛的其他文化事业的理想、

限制以及环境。也将探讨这些妇女常常处于其世俗责任与精神追求的矛盾困境中，最终

她们成为了后世人们认可的典范和追随的对象。最后，在藏族社会语境范围之外，将探

讨跨文化的妇女资助书籍制作和出版事业的类似现象，特别是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

期欧洲妇女的诸多相关活动，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Camillo	A.	Fromigatti,	"The	Illuminated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Mark	Elliot,	Michela	
Clemente eds., Buddha’s Word — The Life of Books in Tibet and Beyond, Cambridge: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3: 12-13. 

2 T. H. Barret, 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76.
3 Peter Kornicki, "Empress Shōtoku as a Sponsor of Printing."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Peter	

Kornicki eds.,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Leiden: Brill, 2016: 45-50. 
4	 Kawa	Sherab	Sangpo,	 "Mongolian	Female	Rulers	as	Patrons	of	Tibetan	Printing	at	 the	Yuan	Court: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s."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Peter	
Kornicki eds.,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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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诸多宗教和政治网络一部分的藏族妇女

1407 年在协噶（ཤེལ་དཀར）印制的典籍，是卫藏地区现存最早的，但没有明确提到

作为施主或发起者的任何妇女。该文本是由南部拉堆的统治者拉赞加（ལྷ་བཙན་སྐྱབས）赞

助印制的，这是为其父王司徒·曲吉仁青（སི་ཐུ་ཆོས་ཀྱི་རིན་ཆེན། ？—1402 年）举行的一系列

葬礼活动的一部分。但是，在该文本的题记中，有几行不同寻常的赞词是赞颂其妻子赞

江杰姆（བཙན་ལྕམ་རྒྱལ་མོ），即南部拉堆的王后的 5 ：

统治无边领土的至高无上的王后，像月亮那样 [ 提供 ] 源源不

断快乐的甘露。拥有女神般美貌的王后成为了女性统治者，

根据佛法来保护 [ 世俗和宗教 ] 团体。6 

这些诗句没有清楚地说明她到底在该典籍的印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正如藏族

社会中精英分子常常参与书籍的印制过程那样，她很可能参与了赞助该典籍印制的诸项

活动 7，但是在上述题记中， 主要将她作为一个王后，而不是一个施主来赞颂的。那时她

还很年轻，她与拉赞加成婚一定是在完成该典籍印制前进行的。

统治者们出资印制的典籍通常都附有题记，题记常常赞颂整个领地以及包括统治者

的祖先在内的统治家族。赞助典籍的印制活动，是统治者们展示其作为佛教统治者的权

5 赞江杰姆生于 1393 年，是北部拉堆的统治者朗杰扎桑（རྣམ་རྒྱལ་གྲགས་བཟང）的姐姐，她也是司徒·拉赞

交 的 妻 子。K. H. Everding and D. D. Dzongphugpa, Das tibetische Fürstentum La stod lHo (um1265–1642). 
Die Geschichte der Herrschaftsbildung nebst einer Edition der Chronik Shel dkar chos 'byung. Reichert Verlag: 
Wiesbaden, 2006: 105-106. 她在曲吉准玛的传记中作为其婆婆反复地出现。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118-119, 124-125, 159-161, 163-166, 171. 在印制上述典籍时，她才 14 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与其说

这些诗句是赞颂其实际行动，不如说是赞美其预期角色的。

6 སེང་གེ་བཟང་པོ། འགྲེལ་ཆུང་དོན་གསལ། བོད་ཀྱི་ཤིང་པར་ལག་རྩལ་གྱི་བྱུང་རིམ་མདོར་བསྡུས། དེབ་དང་པོ།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3: 89b. 该文本的手抄本的题目为：ཏ་སི་ཏུ་ལྷ་བཙན་སྐྱབས་ཀྱི་འགྲེལ་ཆུང་དོན་གསལ་པར་དུ་བསྒྲུབས་པའི་དཀར་ཆག་ཚིགས་བཅད་ལ།  བོ་

དོང་ཕྱོགས་ལས་རྣམ་རྒྱལ་གྱི་གསུང་འབུམ་གསར་སྙེད་སྐོར། པུ་ཏི་བཞི་པ། ལྷ་ས། དཔལ་བརྩེག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ཞིབ་འཇུག་ཁང་། 2009: 301, 303. 藏文

原文为：གསལ་བའི་བདུད་རྩིའི་ཆར་རྒྱུན་ཟླ་གཞིན་མ།། མཐའ་ཡས་ས་ལ་དབང་བསྒྱུར་བཙུན་མོ་མཆོག།  ལྷ་ལྕམ་འཆི་མེད་བུ་མོའི་དཔལ་འཕྲོག་མ།། སྡེ་གཉིས་

ཆོས་ཀྱིས་སྐྱོང་བ་བདག་མོ་བྱུང་།།

7 自吐蕃时代起，女性作为佛教施主已经是在西藏根深蒂固的做法。在蒙古妇女精英代表中较为流行的支

持印刷的传统也可能对藏族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在对藏文典籍印刷进行赞助的蒙古女性中，有一位是妥

欢帖木尔的妻子布鲁甘，而前者给司徒·曲吉仁钦授予了印信和名号。她是元廷中藏文典籍及将这些典

籍发行到西藏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参见 Kawa	Sherab	Sangpo,	"Mongolian	Female	Rulers	as	Patrons	of	Tibetan	
Printing	at	the	Yuan	Court: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s."	2016: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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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威望的行为，他们间往往相互竞争，并竞相模仿像元代强大皇帝们那样的榜样 8。上

述题记概述了统治家族一位女性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她出生于北部拉堆（ལ་སྟོད་བྱང）的

统治家族，然后嫁到了南部拉堆的统治家族 9。尽管通常男性统治领地，而妇女常常通过

婚姻联盟，来充当一个政体和另一政体间的特使和调停人。当她们参与到最普遍的从

父居的婚姻时 10， 通过依靠其亲属关系网络，可以与其娘家和婆家商讨相关事宜。因此，

她们成为了婚姻联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正是婚姻联盟将一系列相互竞争，且常常被

世仇和冲突弄得分崩离析的政体维系在一起。另外，当同一个政体内的诸多统治家族因

各种矛盾而闹分裂时，她们也成为家族内部的调停人。

这些妇女参与活动的 15、16 世纪的政治结构，是由大量政体组成的，它们间有不

同程度的从属关系、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格局，以及不断变化的忠诚方式。虽然与贡塘

和北部拉堆一样，南部拉堆先前处于萨迦的统治之下，后来归属于帕木竹巴的统治之下，

但它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早期其统治家族出现了一些伟大的萨迦本钦（ས་སྐྱ་དཔོན་ཆེན）11，

也与元朝和后来的明朝皇帝们有直接的往来 12。同时，像察达德巴（ཚ་མདའ་སྡེ་པ）这样的

地方统治者是南部拉堆“王国”的臣民，但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统治着相当于今聂

8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Bo dong 
phyogs las rnam rgyal (1376–1451)	and	his	Disciples	as	Producers	of	Manuscript	and	Print	Editions."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237-266;	Hildegard	Diemberger,	"Early	Tibetan	Printing	in	
Southern	La	stod:	Remarks	on	a	1407	Print	Produced	at	Shel	dkar."	In	Orna	Almogi	ed.,	Tibetan Manuscript and 
Xylograph Traditions: the Written Word and its Media within the Tibetan Culture Sphere, Hamburg: 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 Universität Hamburg, 2016: 105-125.

9 赞江杰姆是北部拉堆与南部拉堆间建立的长期婚姻联盟的一部分，在海德噶·丁伯格 2007 年的著作

中，谈到了作为曲吉准玛的婆婆的她。参见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10, 118-119, 124-125, 159-161, 163-166, 171.

10 从夫居婚姻是预期的标准婚姻模式，而且也是最有名的。然而，这并不排除其他各种婚姻形式的存在。

11 Luciano 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ü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LXV., Rome: Istituto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 1-168 ；Ngag dbang skal 
ldan rgya mtsho: Shel dkar chos 'byung: History of the "White Crystal" :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Southern La 
stod, 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 trans., in cooperation with Guntram Hazod,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6; K. H. Everding and D. D. Dzongphugpa, Das tibetische 
Fürstentum La stod lHo (um1265–1642). Die Geschichte der Herrschaftsbildung nebst einer Edition der Chronik 
Shel dkar chos 'byung, 2006.

12 根据《协噶教法史》（Shel dkar chos 'byung, 1996: 7），司徒·曲吉仁钦从元朝皇帝妥欢帖木尔（元惠

宗）处得到了其名号，后者的妻子是藏文典籍印刷的热心支持者。明朝的皇帝们（ཏ་མིང་རྒྱལ་པོ）被认为是

杂日 (རྩིབ་རི) 神山上所建的佛教寺院遥远的施主。参见 Shel dkar chos 'byung History of the "White Crystal":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Southern La stod, 1996: 31b-32a。在 1413 年，拉赞交得到了藏文典籍印刷最大的支

持者明永乐皇帝颁发的一道谕旨，该谕旨目前藏于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这些政治联系

表明有一些文化网络，在不同的时期可能通过发行印刷的藏文典籍以及推行相关的做法，以促进印刷技术

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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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木县（གཉའ་ནང）的大片地域。他们也与邻近的贡塘“国王”们有直接的联系。苏措

（སུ་ཚོ）以及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是类似的情况。简言之，在 1407 年印制的典籍的后记

中提到 13，“像星星一样众多的政体”尊敬南部拉堆这一权力中心 14，这可以被理解为反映

了杰弗瑞·萨缪尔所描述的“星际”政体的模式，萨缪尔将谭拜亚的相关观念应用于藏

族社会的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联盟就会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精英妇女的娘家和婆家都希望

她们能够扮演相应的角色。然而，有些妇女不乐于或不满意扮演这种角色，立志于全身

心地追求精神生活。一般在结婚时，她们的上述想法和期望就开始出现了，通常会引起

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和冲突。有时，她们在反叛后将自己的角色调整为宗教女性。有时她

们将其世俗和出世间的义务和追求结合起来。她们对无法选择的婚姻进行抗争，将其与

给寺院“扎仓”、尼姑院、典籍印刷项目的经济支持和自身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书籍的热

爱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处于上层社会的藏族妇女所过的生活，与同时代欧洲妇女的生活

有许多相似之处。

西藏社会中，女性出家为尼不仅是她们实现其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拒绝

结婚，决定自己生活的认可方式。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精神 / 宗教力量有益于有政治地

位的妇女地位的认可。在贡塘历史上，13 世纪的统治者拉仁青措（ལྷ་རིན་ཆེན་མཚ）ོ便是这

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于政治动乱之时作为摄政接管了对贡塘的统治，而且其统治十分

成功，为其侄子崩德衮纳波（འབུམ་ལྡེ་དགོན་ནག་པོ། 1253–1280 年）最终建立芒域贡塘（མང་

ཡུལ་གུང་ཐང）“王国”奠定了基础，当时建立的“王国”对随后几个世纪该地区的历史都

有重要影响。作为一名尼姑，拉仁青措备受人们的尊崇。在其任摄政期间，在一个专用

的作坊中印制了被称为“多芒系列”（མདོ་མང་སྐོར）的佛教经典 15。

俗人妇女如果赞助上述活动以完成其精神追求，会被人们高度赞许，成为被社会认

可的一个有效途经，这样她们无需放弃其世俗的责任与义务，不需要面对出家为尼所带

来的挑战。

各种典籍和传记后面所附的题记，能够给我们提供有关当时政治和宗教关系网络的

一些情况，在这些网络中妇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她们是创新者，但更多的时

候只是遵循既定的仪礼而已。笔者认为妇女对推进印刷事业的贡献，与当时社会、政治

13 འགྲེལ་ཆུང་དོན་གསལ། བོད་ཀྱི་ཤིང་སྤར་ལག་རྩལ་གྱི་བྱུང་རིམ་མདོར་བསྡུས། དེབ་དང་པོ།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3: 89.
14 “像星星一样众多的政体”这句话的藏文原文为 རྒྱལ་ཕྲན་སྐར་མ་ཙམ་གྱིས་ཕྱག་བྱེད་པ།

15 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བུ། གུང་ཐང་རྒྱལ་རབས།  བོད་ཀྱི་ལོ་རྒྱུས་དེབ་ཐེར་ཁག་ལྔ།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1990: 3a-3b. 
K.H.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54-59. 



286

结构期望她们所扮演的角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度个人化的女性经历，反映了遵从和

违背社会期望的结果。这些妇女生活的轨迹往往是非常曲折的，但很少有传记能够使我

们了解到她们生活中的细节。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靠一些零星且非常少的信息

来探讨妇女生活。在这一方面，她们与中世纪欧洲的女赞助人非常相似，有关她们的生

活及事迹只能从信件、祈祷书和她们自己机构的少量文件中搜集到一些相关信息。

达姆南卡桑姆 (བདག་མོ་ནམ་མཁའ་བཟང་མོ།15 世纪）：尼姑兼女性统治者

一部最近发现的雕版印刷典籍显示，大约在 1442 年，苏措的女统治者以极大的热

情致力于印制和出版玻东·确勒朗杰（བོ་དོང་ཕྱོགས་ལས་རྣམ་རྒྱལ། 1376–1451 年）的《显密典

籍精要荟萃》（དཔལ་དེ་ཁོ་ན་ཉིད་འདུས་པ་སྙིང་པོ），这是后者的题为《显密典籍荟萃》（དཔལ་དེ་ཁོ་

ན་ཉིད་འདུས་པ）著作的精要部分 16。根据这部著作的后记，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尼姑，被尊

称为“洛本玛”（སློབ་དཔོན་མ། 意为女规范师）。为了给过世的苏措统治者仲钦·索南坚赞

（དྲུང་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以及其他一些官员积累福德，资助了上述印制和出版项目 17。

她是仲钦·索南坚赞的亲戚，与后者一样，均来自伟大译师邦洛扎瓦（དཔང་ལོ་ཙ་བ）世

系，当时和后来该世系控制着南部拉堆的苏措地区。她对仅将经文作为尊奉对象的作法

持批评态度，更加注重推动人们缜密地了解经文，尤其是有关密宗经典的内容和含义。

她想通过印制和出版玻东·确勒朗杰于 1441 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即《显密典籍精

要荟萃》来达到促使人们了解经文含义的目的。在该著作的后记中，她因其精神素质和

远见卓识而备受赞誉，她不仅是作为一个赞助者来参与该项目，而且也是该项目的发起

者以及促使该项目圆满完成的推动者。

该著作的后记译文如下（在下文中特别重要的段落以加粗字标出）：

顶礼膜拜三宝！《精要》的目录包括所有三世佛陀所讲授的显宗和密宗的

三重学科，以实现利益三界众生的卓越目标。由于以往珍贵的班智达和译师以

完美的方式翻译了浩如烟海的佛法，哲学乘（指显宗经典）的纯正教义得以广

泛地发展 ；相反，密乘的纯正教义则未能相应地发展。显宗经典也没有被正确

16 就玻东 · 确勒朗杰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的印制和出版时间，参看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17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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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阐释，其含义被颠覆，而且造成了对这些经典的疑问。考虑到 [ 过去的 ] 错

误，[ 现在 ] 的准确阐释阐明了佛宝的旗帜。就浩如烟海的密宗经典而言，曾

出现了三、四次教授和修习密宗的热潮。然而，有关四续部的宝贵经典已大多

成为人们顶礼膜拜以及进行仪式供养的对象。考虑到这个问题，由于对内、外

佛陀的祈祷以及他们的加持，《显密典籍精要荟萃》以完美的方式阐释 84,000

法蕴，为了实施修习的精要，从《显密典籍荟萃》中摘录相关段落编辑成《显

密典籍精要荟萃》（即该文集的精要部分浓缩为一篇文章）。该文比所有如意宝

都还要殊胜，能够圆满地实现所有众生的愿望。在整个世界的四大部洲中，最

殊胜的是 [ 人居住的 ] 赡部洲。在所有的国家中，最优秀的是雪域。在所有的

神灵中，最杰出的是“藏吉拉（意为“藏”的神灵”）[ 即苏措的山神 ]。该神

灵所在的地方是金杰宗（སྐྱེངས་བྱེད་རྫོང）的日拉日莫（རི་ལྷ་རི་མ）。在这里出现了

像如意宝树一样的一个世系，其根基非常的牢固，而且其顶部直达云霄。在这

个像年轻的水晶枝一样积累福德的地方，出现了身着像果实颜色一样的赤黄色

[ 衣袍 ] 的女规范师南卡贝桑姆（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མོ）。她拥有无边无际的浩如

烟海的财富，有与空中的繁星一样众多的随从，还积累了像日月一样美丽耀眼

的两种资粮，从而成为了所有人尊崇的对象。作为照亮生死轮回苦海的黑暗以

及增加利乐的一种方式，她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冥想。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无数

的日月都不能与《显密典籍精要荟萃》媲美，意欲运用其所有的资源来宣传它。

通常为了帮助众生获得解脱，并为了实现已故的官员们，特别是珠钦·索南坚

赞（གྲུབ་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的遗愿，即帮助他们成佛，她印制了该典籍。该

典籍的木制印版是由年扎桑布（སྙན་གྲགས་བཟང་པོ）大师提供的。印制的该典籍就

像日月曼陀罗一样，其无限的光芒通过技艺精湛的抄经师南喀仁青（ནམ་མཁའ་

རིན་ཆེན）以及诸如格西嘉勒（དགེ་བཤེས་རྒྱ་ལེ）、桑巴洛珠僧格（བསམ་པ་བློ་གྲོས་སེང་གེ）

等熟练的雕工之手，得以广为传播。像遮蔽日月的灰尘、像 [ 遮住天空的 ] 云

彩、像 [ 通过制造月食来遮蔽天空的 ] 罗睺罗一样的 [ 拼写错误 ] 由学识渊博

的堆增阿旺（འདུལ་འཛིན་ངག་དབང）来消除，他为大乘佛教创制了如此精确的一

个解释系统。该典籍精美印制的优点比如意宝珠还要大，它将消除像无数日月

一样的一切错误，并让 [ 人们 ] 获得全面的理解能力。为了使所有的障碍都被

消除，为了增强两种有利条件的积累，祈愿像太阳一样的佛法传向十方，像月

亮一样的利乐照耀十方。祈愿所有已故的亲人们均能成佛，而那些仍然活着的

亲人们能长寿。祈愿伟大的女施主能毫不费力地实现其所有的愿望。祈愿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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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祈愿吉祥如意！ 18 

在目前我们所找到的有关玻东·确勒朗杰的两部传记中 19，这一印刷项目被记载为

15 世纪上半叶一系列印刷出版物的一部分 20，但是相关记载只是将该著作的印制笼统地

归因于苏措的人，即苏措的统治者们。

根据玻东巴（བོ་དོང་པ）大师尊巴曲勒（བཙུན་པ་ཆོས་ལེགས།1437–1521 年）的传记记载，

18 该段落的藏文为：དཀོན་མཆོག་གསུམ་ལ་གུ་(གུས་)བས་ཕྱག་འཚལ་ནས། སྲིད་གསུམ་སེམས་ཅན་ཀུན་གྱི་དོན་མཆོག་ཕྱིར་།། དུས་གསུམ་སངས་རྒྱས་ཀུན་

གྱི་མདོ་སྔགས་ཀྱི།། སླབ་གསུམ་དེ་ཉིད་སྙིང་པོའི་དཀར་ཅག་བཤད། སྔོན་གྱི་ལོ་པཎ་སྐྱེས་མཆོག་དམ་པ་ཡི། དམ་ཆོས་རྒྱ་མཚོ་ལེགས་པར་སྒྱུར་བ་ལ།། མཚན་ཉིད་ཐེག་

པའི་དམ་ཆོས་དར་ན་ཡང་།། སྔགས་ཀྱི་ཐེག་པ་དམ་ཆོས་དེ་ལྟ་མིན།། མདོ་བཤད་ལ་ཡང་ཡང་དག་པ་མ་བཤད་དང་།།  ལོག་པར་བཤད་དང་ཐེ་མཚོམ་(ཚོམ་)དུ་

བཤད་པས།། མ་དག་མཐོང་ཕྱིར་དག་པའི་རྣམ་བཤད་ཀྱིས།། བསྟན་པའི་རིན་ཆེ་རྒྱལ་མཚན་ལྷམ་མེར་རྒྱས།། རྒྱུད་སྡེ་རྒྱ་མཚོའི་ཚོགས་ལས་རྒྱུད་ཀྱི་ནི།། རྦ་རླབས་གསུམ་

བཞི་བཤད་སྒྲུབ་ལྟར་བྱེད་ཀྱང་།། རྒྱུད་སྡེ་བཞི་ཡི་གླེགས་བམ་རིན་པོ་ཆེ།། ཕལ་ཆེར་ཕྱག་མཆོད་ཙམ་གྱི་ཡུལ་དུ་གྱུར།། ཚུལ་འདི་མཐོང་ནས་ཕྱི་ནང་རྒྱས་པ་ལ།། གསོལ་

བ་གཏབ་ཅིང་དེ་ཡི་བྱིན་བརླབས་མཐུས།། མདོ་རྒྱུད་རྒྱ་མཚོའི་དེ་ཉིད་འདུས་པ་ནི།། ཆོས་ཚོམས་བརྒྱད་ཁྲི་བཞི་སྟོང་ལེགས་པར་བཤད་།། དེ་ཡི་སྒྲུབ་པ་སྙིང་པོར་བྱ་བ་

ཕྱིར།། རུས་པ་རྒྱ་མཚོའི་དེ་སྙིད་སྙིང་པོ་ནི།། ཡིད་བཞིན་ནོར་བུ་ཀུན་ལས་ཆེས་ལྷག་པ།།འགྲོ་ཀུན་རེ་བ་སྐང་ཕྱིར་ལེགས་པར་ཕྱུང་།། 

	        གླིང་བཞི་ནང་ནས་གླིང་མཆོག་འཛམ་བུ་གླིང་།། ཡུལ་གྱི་ནང་ནས་ཡུལ་མཆོག་ཁ་བ་ཅན།། ལྷའི་ནང་ནས་ལྷ་མཆོག་གཙང་གི་ལྷ།། ལྷ་གནས་བསྐྱེང་བྱེད་ལྷ་རི་མོ།། 

དེར་ནི་རྒྱལ་རིགས་དཔག་བསམ་ཤིང་ཆེན་རྒྱས།། རྩ་བརྟན་རྩེ་མོ་མཁའ་ལ་རེག་པ་བྱུང་། རྒྱ་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ཕུན་ཚོགས་སྟི་གནས་དེར།། ལང་ཚོ་ཤེལ་གྱི་ལྕུག་ཕྲན་

ལྟག་(ལྟ་)བུ་ལ།། ངུར་སྨྲིག་ལོ་འབྲས་འཛིན་པའི་སློབ་དཔོན་མ།། 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མོ་ཞེས་གྲགས་པ་བྱུང་། འབྱོར་པའི་ཆུ་གཏེར་ཕ་མཐའ་མི་མང་ཞིང་། འཁོར་

གཡོག་ནམ་མཁའི་སྐར་མ་ལྟ་བུ་དང་།། ཚོགས་གཉིས་ཉི་ཟླ་ཤར་བས་མཛེས་པ་དེ།། སྐྱེ་བོ་ཀུན་གིྱ་སོྨན་པའི་གནས་སུ་གྱུར།། འཁོར་བའི་གལ་རྐྱེན་མུན་པ་ཀུན་སེལ་ཅིང་།། 

ཕན་བདེའི་ལོ་ཏོག་ཐམས་ཅད་རྒྱས་བྱེད་པའི།། ཐབས་ནི་ཅི་ཞིག་ཡོང་ཅེས་ཡང་དང་ཡང་།། བསམ་གཏན་མཛད་པའི་རྟུལ་ཤུགས་ཐོབ་པར་གྱུར།། སྐབས་དེར་དེ་ཉིད་

སྙིང་པོ་ཞེས་བྱ་བ།། ཉི་ཟླ་གྲངས་མེད་ཀྱིས་ཀྱང་འགྲན་མེད་པ།། ཡོད་པར་དགོངས་ནས་ཡོད་པའི་དངོས་པོ་ཀུན།། ཀུན་ཏུ་བཏང་ནས་དེ་ཉིད་སྤེལ་བར་དགོངས།། སྤྱིར་

གྱི་འགྲོ་མགོན་བྱང་ཆུབ་ཐོབ་ཕྱིར་དང་།། ཞལ་ངོ་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དགོངས་རྫོགས་དང་། ཁྱད་པར་དྲུང་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སོགས།། རྒྱལ་བའི་གོ་འཕང་

ཐོབ་ཕྱིར་སྤར་འདི་སྒྲུབས།། 

	        སྤར་ཤིང་བཤེས་གཉེན་གྲགས་པ་བཟང་པོས་ཕུལ།། འཕྲུལ་གྱི་ཡིག་མཁན་ནམ་མཁའི་རིན་ཆེན་དང་།། རྐོས་བྱེད་མཁས་པ་དགེ་བཤེས་རྒྱལ་ལེ་དང་།། བསམ་པ་བློ་

གྲོས་སེང་གེ་ལ་སོགས་པའི།། ལག་གཉིས་ཉི་མ་ཟླ་བའི་དཀྱིལ་འཁོར་ལས། སྤར་གཞུང་འོད་ཟེར་གྲངས་མེད་འདི་སྤྲོས་སོ།། ཉི་ཟླའི་རྡུལ་ངད་སྤྲིན་དང་སྒྲ་གཅན་སོགས།། 

དག་གསལ་གཉེན་པོའི་ཕྱོགས་སུ་མཛད་པའི།། འདུལ་འཛིན་མཁས་པ་ངག་དབང་ཞེས་བྱ་བ།། ཤིང་རྟ་ཆེན་པོ་དེ་ཡིས་སྲོལ་འདི་ཕྱེ།།

	        ཡིད་བཞིན་ནོར་བུ་བས་ཀྱང་ཆེས་ལྟག་པའི།། རིན་ཆེན་སྤར་མཆོག་སྒྲུབས་པའི་དགེ་བ་ན།། ཉི་ཟླ་གྲངས་མེད་ཤར་བ་ལྟ་བུ་ཡིས།། སྐྱོན་ཡོན་སྤང་ཐམས་ཅད་མཐར་

ཕྱིན་ཤོག། འགལ་རྐྱེན་བར་ཆད་ཐམས་ཅད་བསལ་བ་དང་།། མཐུན་རྐྱེན་ཚོགས་གཉིས་ཐམས་ཅད་རྒྱས་བྱའི་ཕྱིར་།། བསྟན་པའི་ཉི་མ་ཕྱོགས་བཅུར་རྒྱས་པ་དང་།། ཕན་

བདེའི་ཟླ་བ་ཕྱོགས་བཅུར་འཕེལ་བར་ཤོག། སྐུ་གཉེན་གཤེགས་པ་ཐམས་ཅད་བདེར་གཤེགས་དང་།། མ་གཤེགས་པ་ཀུན་སྐུ་རྩེ་མི་འདའ་དང་། ཁྱད་པར་སྦྱིན་བདག་

ཆེན་མོ་རང་ཉིད་ཀྱི།། བཞེད་དོན་ཐམས་ཅད་འབད་མེད་ལྷུན་གྲུབ་ཤོག 参见 བོ་དོང་པ་ཕྱོགས་ལས་རྣམ་རྒྱལ། དཔལ་དེ ཁོ་ན་ཉིད་འདུས་པ། 《玻东巴·确

勒朗杰全集》，共 119 卷，新德里：西藏之家图书馆，1973: 175, 176a。该文集的手抄本于 1478 年在羊卓

写成，现藏于布达拉宫。

19 相关的段落做了如下叙述：“那时，在协噶寺院的赞助下，雕刻了 [ 玻东班钦 ] 所著的《密宗综述》（རྒྱུད་སྡེ་

སྤྱི་རྣམ）一书的印版。再者，阿里的寺院赞助雕刻了《隐意释难》的印版。苏措人赞助雕刻了《显密典籍精

要荟萃》的印版，然后在羊卓温达又雕刻了该著作的印版。”引自玻东·确勒朗杰在其生命最后的岁月时

的一位叫米觉多吉的弟子所著的玻东·确勒朗杰传记，མི་སྐྱོད་རྡོ་རྗེ། རྗེ་བཙུན་ཕྱོགས་ལས་རྣམ་རྒྱལ་བའི་ཞལ་ལྔ་ནས་ཀྱི་རྣམ་ཐར་ངོ་

ཚར་རྒྱ་མཚོ། བོ་དོང་ཕྱོགས་ལས་རྣམ་རྒྱལ་གྱི་གསུང་འབུམ་གསར་རྙེད་སྐོར། དེབ་གཉིས་པ། པེ་ཅིང་། ཀྲུ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ཁང་། 2006: 69。 晋 美

邦所著的玻东巴·确勒朗杰的另一部传记 འཇིགས་མེད་འབངས། བོ་དོང་པཎ་ཆེན་ཀྱི་རྣམ་ཐར།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

སྐྲུན་ཁང་།  1990: 419-420 中写道：“《密宗综述》是由协噶寺院赞助的，《隐意释难》是由阿里寺院赞助的，而

《显密典籍精要荟萃》是由苏措人赞助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在这里 [ 即羊卓 ] 再次印刷出版。所有这

些典籍都雕刻了印版，得以出版。”也参见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20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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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称为邦顿·索南坚赞（སྤང་སྟོན་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即前文提到的仲钦·索南坚赞）

的苏措官员，被北部拉堆地区的统治者所杀害，上述题记还提到死亡的其他官员，表明

他并不是那次事件中唯一丧生的官员。很可能他是南部拉堆和北部拉堆间无数次冲突，

或邻近政体间发生边界冲突中的一个受害者。无论导致这些官员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印

制书籍是当地为逝者积累福德的一种悠久传统。该题记的风格与 1407 年协噶版的《显

密典籍精要荟萃》，和 1443 年在羊卓（ཡར་འབྲོག）印制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等版本题

记风格相似，1443 年版本题记中还包括对圣地和统治家族的赞颂 21。在题记中着重提及

直接参与该著作印制的苏措女统治者，可能是一种从政治需要抚慰人心的一种方式，即

通过依靠佛法来应对苦难和动荡的时局。根据上述著作题记，苏措女统治者出生于统治

家族（而不是嫁入统治家族），是一位获得成就的宗教大师，而且显然是独身的。我们

也可以推断在苏措地区她可能起到了一个摄政的作用，否则在题记中会提到苏措的统治

者本人。从这点上看，我们可以说她与贡塘王国王后拉仁钦措有一些共同特点。拉仁钦

措是制作手稿，达姆南卡桑姆是印制著作，她们都以佛教方式支撑统治愿景。在必要时，

这些都可以由一位妇女来进行。佛经印刷也提高了苏措地区僧俗工匠的雕刻技艺，使

他们在整个地区都负有盛名，后来他们还参与了米拉日巴（མི་ལ་རས་པ）传记，及其道歌

初版等著名印刷项目的印版雕刻工作 22。著名的噶举派喇嘛堆增阿旺（འདུལ་འཛིན་ངག་དབང）

也参与编辑《显密典籍精要荟萃》的印制、出版工作，显示那时各教派及传统边界是极

其不稳定的 23。这也表明他们请一位备受尊崇且非常能干的宗教大师，做编辑和校对的棘

手工作，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的。

苏措的女统治者是玻东·确勒朗杰的一位忠实信徒之外，其它情况我们知之甚少。

但我们对玻东·确勒朗杰的另一位忠诚的女弟子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她就是贡塘王国的

公主曲吉准玛，她同样获得了女规范师的名号。

21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22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23 作为拉奇瓦·南卡坚赞（ལ་ཕྱི་བ་ནམ་མཁའ་རྒྱལ་མཚན། 1372-1437 年）的弟子，堆增阿格汪布（འདུལ་འཛིན་ངག་གི་

དབང་པོ）是热琼口传传统（རས་ཆུང་སྙན་རྒྱུད）的继承者。参见 Michael Pahlke, Die Hagiographie des La phyiba 
Nam mkha' rgyal mtshan,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 2012: 249. 在曲吉准玛传记第 59 页正面，他也作

为一位备受尊重的宗教上师出现了。尽管对他只是一提而过，而提及他这件事本身也证实了在 15 世纪 40
年代他是该地区一位重要的宗教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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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吉准玛 ：公主、尼姑和转世活佛	

曲吉准玛生于 1422 年，是贡塘国王赤拉旺坚赞（ཁྲི་ལྷ་དབང་རྒྱལ་མཚན། 1404–1464 年）

的长女。嫁入南部拉堆的统治家族后，她毅然放弃世俗生活，成为一名尼姑。依靠其王

室亲人的支持及其作为筹款人的卓越能力，曲吉准玛成为了印刷艺术最伟大的赞助者。

她编辑了其上师玻东·确勒朗杰的诸多教义，并当印刷工艺在卫藏地区还处于初期阶段

时，资助印制和出版了这些教义。曲吉准玛也特别致力于对宗教女性的教育。在她的传

记中，描述了她在各地都有追随者，而且在她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尼姑。她也建立了

给尼姑们教授佛教教义的一个很好的系统，以便“尼姑们能够形成好的阅读技巧。”24 她

与著名的瑜伽师汤东杰布（ཐང་སྟོང་རྒྱལ་པོ 1385–1509 年）一道，支持修建了横跨雅鲁藏布

江的铁索桥，以及诸如迥日乌齐（གཅུང་རི་བོ་ཆེ）佛塔这样的建筑杰作。后来被认定为密

宗神祇多吉帕姆的化身，她也是藏传佛教中为数不多的受具足戒的女性之一。临终前与

一群亲炙弟子一道前往工布的著名神山杂日（ཙ་རི），并在这里圆寂，时年 33 岁。不久，

如下所述，她转世为贡噶桑姆。

她的传记（《曲吉准玛传记》62-63 页）为我们了解撰写、编辑和印制出版其上师教

义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简短叙述，使我们能够对整个过程窥见一斑。显然这是夏季宗

教修习中讲述教义活动的一部分，当时有大量的人参加：

然后她给其弟弟 [ 即赤朗杰德（ཁྲི་རྣམ་རྒྱལ་ལྡེ）] 建议说，应该邀请吉遮（འཇིག་

བྲལ） [ 确勒朗杰 ] 及其寺院团体 [ 到这里 ] 进行夏安居修习（དབྱར་གནས）。其弟

弟资助了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更顿协尔巴（དགེ་འདུན་ཤེར་པ）提供了三分之一

的费用 25，而伟大的女圣者 [ 指曲吉准玛 ] 提供了 [ 剩下的 ] 三分之一的费用。

[ 确勒朗杰 ] 被邀请到班乃乌则寺（པན་གནས་དབུ་རྩེ）居住，在该寺萨迦班智达曾

与一位外道辩经，并赢得了此次辩论 26。……[ 这些人 ] 也学习和演练了大手印

24 ཡེ་ཤེས་མཁའ་འགྲོ་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ན་གྱི་སྐུ་སྐྱེས་གསུམ་པ་རྗེ་བཙུན་མ་ཆོས་ཀྱི་སྒྲོལ་མའི་རྣམ་ཐར། 73a. 该段的藏文原文为 : དཔལ་མོ་མཛད་ཀིྱ་ཞབས་

ཀྱི་ཡོངས་སུ་བཟུང་བས་ཐེགས་པའི་འོག་ཏུ་ཡང་། དགེ་འདུན་མ་མང་དུ་ཆོས་ཚུགས་བཟང་ཤིང་ཀློག་པ་འཕེལ་བར་གྱུར།

25 这可能是来自协尔的一位头人或一个代表，而协尔是吉隆镇西南部的一个重要地方。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

的地点，这似乎非常有可能。或者，如果“协尔”是“夏尔”误写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吉隆北部的叫格

顿夏尔（དགེ་འདུན་ཤར）的寺院的一个代表。参见 K. H. 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641.

26 这是指萨迦班智达和措杰嘎瓦（འཕྲོག་བྱེད་དགའ་བོ། Harinada）之间著名的辩论。就后者的详情，参见 Pascale 
Hugon，"Clapping	hands	in	sKyid	grong?	Logical	and	contextual	aspects	of	a	famous	debate	narrative."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12 （23）: 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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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与生俱来”（ལྷན་ཅིག་སྐྱེས་སྦྱོར། 又译作萨哈加）瑜伽以及《隐意释难》（སྦས་

དོན་གསལ་བ）系列的教义。[ 曲吉准玛 ] 亲自指导参加法会的信徒们的所有活动，

并 [ 下令 ] 检查为参加法会的信徒所讲授的教义的内容，也 [ 下令 ] 将这些教

义写出来，并 [ 下令 ] 编辑这些教材，以便将它们印刷出版。她还下令印制了

法王本尊像，并让人看管每一件仪式法器。为了让喇嘛高兴，她负责所有上述

活动，并为聚集在遍知一切的 [ 上师 ] 周围的人们要进行的庆祝活动提供所需

要的一切条件 ；还为 [ 庆祝活动 ] 提供各种诸如青稞酒、白酒和蜂蜜等食物和

饮品。[ 此外 ]，她还 [ 组织 ] 为神子即国王 [ 赤拉旺坚赞 ] 和王室的叔侄们提

供服务。她看起来从不知疲倦，而且不间断地且十分高兴地做一切事情。那时，

在厨房工作的随从们 [ 显然是尼姑们 ] 告诉 [ 曲吉准玛 ] ：“我们不仅不得不完

成我们的任务，而且还不得不侍奉其他人，[ 侍奉这些人 ] 到这个地步比做世

俗的工作还要糟糕 !”27

此次撰写、编辑和印制出版的《隐意释难》，被认为是《确勒朗杰传》中提到的于

1453 年由阿里的寺院赞助出版的为同一本著述 28。很可能《隐意释难》的印制出版，是

曲吉准玛传记中记载的宗教集会的成果，该集会是在 15 世纪 40 年代一个夏末进行的，

而这一时期是玻东巴印刷出版非常活跃的时期。

这次集会不同寻常，不仅参加的人员众多，而且很多人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关键

人物，其中包括与其父王有矛盾的弟弟赤朗杰德，以及桀骜不驯的协尔（ཤེར）地方属

民。他们与曲吉准玛一道成为该印刷项目的赞助者。她也邀请了其父王以及大量贡塘王

国王室亲属。其传记也明确指出曲吉准玛主动向其弟弟建议参与该项目。该项活动无可

否认具有曲吉准玛的宗教目的外，也是其宗教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她试图通过这些活动

来缓和王国政治领导层的重重矛盾。虽然她为此做了种种努力，但不久其王国的局势就

失去了控制。因此，为了安抚逃往协尔地方的弟弟，她不得不直接进行干涉。在其坚持

下，才通过协商达成父王和弟弟的妥协。不久，其弟弟就登基了，与其父亲一道成为贡

塘王国的统治者。后来弟弟也成为印刷事业最伟大的王室赞助者之一，在赞助印刷其他

27 就该传记的翻译，参见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149-238. 然而，在该译本中译者省略了编辑是为了对雕刻的印版进行校对（སྤར་ཞུ་དག）这一

重要细节，只是简单地将此译为“编辑”。

28 འཇིག་མེད་འབངས། བོ་དོང་པཎ་ཆེན་ཀྱི་རྣམ་ཐར།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ང་ཁང་། 1990: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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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的同时，也资助印刷了米拉日巴传记及米拉日巴道歌 29。

参加此项活动的人群不仅仅是僧尼，似乎也有更多其他不同程度了解经典内容的俗

人参加。根据确吉准玛传记记载，她是从其母亲那里学习了读写，这似乎表明包括妇女

在内的精英成员至少有一部分是识文断字的。参加此类聚会的人可能比高层要员更加广

泛，印制佛像和典籍的仪式效果会保证将加持惠及每一个参与者，包括那些不识字的

人。曲吉准玛认为宗教教育会带来和平，典籍的复制是她试图实现这一远见卓识的方式

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既印制了典籍，也制作了手抄本，她深信不疑佛教经典的

仪式力量。

曲吉准玛的传记还记载，玻东 · 确勒朗杰圆寂后，她决定重新印制该上师的文集，

在印制所用的墨水中掺入大师的鼻血。这可能是对一次真实仪式行为的描述，也可能是

常见的文学书写手法。由于玻东 · 确勒朗杰生前似乎经常流鼻血，因此，他们有足够的

鼻血可以使用。考虑到该文集的规模如此宏大，曲吉准玛这一次似乎更喜欢制作手抄本，

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编辑作坊，在保证文集质量的前提下完成了制作任务。她制作了两套

该上师的文集，一套送给贡塘王国，另一套送给贝姆曲丁寺（དཔལ་མོ་ཆོས་སྡིངས），该寺是

玻东 · 确勒朗杰大师的主要寺院。这是曲吉准玛纪念其上师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之一。

曲吉准玛在处理上师遗物时 , 为避免发生各种矛盾，她将上师遗骨骨片分给了寺院大众，

用上师骨灰混合泥土制作的擦擦（小型佛像）分给了上师的世俗追随者。

曲吉准玛通过在贝姆曲丁寺附近建立水渠，以此来体现她的佛教作为和平原动力的

思想，她认为通过生产足够多的食物来支撑一个大的宗教修习中心，那么就会给贡塘、

南部拉堆和北部拉堆的邻近政权带来和平。以她的观点来看，将带来如下益处：

[ 这 ] 将不仅对住在贝塘（དཔལ་ཐང）平原的人们大有益处，也将成为来自“堆”

（སྟོད）各地区、印度、尼泊尔等地在藏地旅行的人们最好的庇护地，这些人在

旅途中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忍受的焦虑。特别是，可以在这里建立一座大寺

院，南部拉堆、北部拉堆以及阿里 30 的学者可以聚集在这里，学习和修习宝贵

的《显密典籍精要荟萃》。通过宣传该文集，该法王致力于佛法发展的努力将

得到广泛传播。再者，由于这些善行，这一伟大的地方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29 参见 སྤོ་རོང་ཟླ་བ། བོད་ཀྱི་ཤིང་སྤར་ལག་རྩལ་གྱི་བྱུང་རིམ་མདོར་བསྡུས། དཔེ་ཆ་བཅུ་པ།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3: 175, 
176a.

30 在这里下部阿里指的是芒域贡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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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31 

她明确指出这一愿景是古代印度佛教的重现，但其乌托邦式的愿景没有能够成功地实

现。由于传记的叙事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的，这些叙事反映了真实的生活情景，当然也

有常用的文学譬喻手法。因此，这一传记为我们了解曲吉准玛推动印刷事业，以及大量其

它活动场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我们对其他直接追随她的妇女们的情况却知之甚少。

作为一位女活佛的衮噶桑姆

曲吉准玛心怀雄心壮志和一些伟大的计划，与一群男、女弟子一道前往工布的杂日

神山。但她抵达圣地后不久就圆寂了。正如本文的作者之一在其他论著中所探讨的那样，

这使得围绕她而形成的团体处于困境之中 32。没有授权，也没有正式移交权力，其弟子们

无法调动其关系网络去继续实现她的遗志。在这种紧迫情况下，她以一个新的化身出现

了。衮噶桑姆（ཀུན་དགའ་བཟང་མོ། 1458–1549 年）被确认为已过世公主的化身，被严格培

养成高僧，与曲吉准玛公主一样，她被认定为多吉帕姆活佛世系的转世之一 33 。

衮噶桑姆最终成为一个活佛转世系统的一部分，活佛转世是由宗教界活佛转世仪轨

原则来实现的。尽管她拥有女性活佛的显著地位，但遗憾的是有关她的信息非常少。我

们只掌握了有关她的如下信息：《玻东教法史》和居美德钦（འགྱུར་མེད་བདེ་ཆེན）所著的《汤

东杰布传》中有其简短的生平记述，她偶尔出现在诸如藏弄·黑如噶（གཙང་སྨྱོན་ཧེ་རུ་ཀ）

在内的其他大师的传记中，以及现存于布达拉宫的《教义精要》手抄本中提及她的一些

叙述。

衮噶桑姆与贝其美珠巴（དཔལ་འཆི་མེད་གྲུབ་པ། 1420–1478 年）一道到西藏各地旅行，后

者是曲吉准玛随从中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男性成员之一。她得到了羊卓地区统治者们的热

情款待和支持，他们是玻东·确勒朗杰忠诚的弟子，而且都曾参与玻东巴各项印刷项

目 34。

31 ཡེ་ཤེས་མཁའ་འགྲོ་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ན་གྱི་སྐུ་སྐྱེས་གསུམ་པ་རྗེ་བཙུན་མ་ཆོས་ཀྱི་སྒྲོལ་མའི་རྣམ་ཐར།110a-110b.
32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46-249.
33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46-249. 

བཀྲ་ཤིས་ཚེ་རིང་། བསམ་སྡིང་རྡོ་རྗེ་ཕག་མོ་སྐུ་ཕྲེང་རིམ་བྱོན་གྱི་མཚན་དང་འཁྲུངས་གཤེགས་ཀྱི་ལོ་ཁམས་སྟར་ཆགས་སུ་འགོད་ཐབས་སྔོན་འགྲོའི་ཞིབ་འཇུག་མདོར་

བསྡུས། གཡུ་མཚོ། 1993 (1.1): 20-43. 
34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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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其美珠巴 59 岁圆寂时，衮噶桑姆做了其前世曲吉准玛为其上师所做的一切活动。

1478 年，她成立了一个工作坊，在三个月内，她编辑了玻东·确勒朗杰的整个文集，即

《教义精要》，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制作出版了该文集。该文集的目录页现存于布达拉宫中，

其中提及了制作的时间和地点，也谈到了她在该文集的编辑和制作中所起的中心作用 35。

衮噶桑姆那时还比较年轻，她继续支持大量的佛教善行，其中包括维修桑丁寺

（བསམ་སྡིངས་དགོན）、建立佛教学院等活动 36。在一本重要的手抄本制作的题记中，她被赞颂，

但目前我们不是很确定她是否直接参与了此印刷项目。毫无疑问在羊卓她是致力于学术

活动和书籍制作的，成为这群人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印刷技术 37。

她也见到了《米拉日巴传记》的著名作者藏弄·黑如噶 38。

衮噶桑姆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地位：从她很小的时候起，其宗教身份便定型了其一

生的生活。被认定为曲吉准玛的转世后，衮噶桑姆接管了曲吉准玛的关系网络。她从来

不需要为放弃世俗生活而争斗，她很好地适应了这个关系网络为她定义好的角色。与曲

吉准玛一样，就佛教善行而言，衮噶桑姆既是赞助者，也是被赞助者。而她所能动员的

资源，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架构本身。另外，我们从衮噶桑姆父母的名字中得知其家庭

出身，但是并不知道其社会地位。

衮噶桑姆和苏措的女统治者南卡贝桑姆相比时，后者有较强的政治形象 , 其宗教身

份支持她成为统治家族一个成员。她们两人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宗教经历，但都为玻东巴

传统的巩固和传播做出了贡献，她们都属于连接拉堆及贡塘地区、羊卓地区一个广泛的

关系网络。

德勒曲珍 ：一个忠实的助手和关键人物

曲吉准玛传记中反复提到德勒曲珍（བདེ་ལེགས་ཆོས་སྒྲོན། 15 世纪），她一定与曲吉准玛

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可能在建立曲吉准玛传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位妇女。15 世纪 40

35 玻东·确勒朗杰文集的该版本的目录中有一部长达 22 页的手稿，题为《如意目录》（ཡན་ལག་བསྟན་བཅོས་སྡེབས་

སྦྱོར་རྩ་འགྲེལ་སོགས།），该手稿珍藏在布达拉宫。

36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76-277.
37	 Tsering	Dawa	Sharshon,	"Continuit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	Production."	2016:	

237-266.
38 རྒོད་ཐང་རས་ཅན། གཙང་སྨྱོན་ཧེ་རུ་ཀ་ཕྱོགས་ཐམས་ཅད་ལས་རྣམ་པར་རྒྱལ་བའི་རྣམ་ཐར་རྡོ་རྗེ་ཐེག་པའི་གསལ་བྱེད་ཉི་མའི་སྙིང་པོ། Published as The 

Life of the Saint of Gtsang,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Śata-piṭaka Series, vol. 69,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69. TBRC: W4CZ1247: 32-33,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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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德勒曲珍加入到曲吉准玛随从的队伍中，成为一名年轻的宗教同伴和尼姑助手，

只有在她被委以特别的任务时，才会与曲吉准玛分开。尽管在《曲吉准玛传记》中，并

不显著地突出她，但她可能充分地参与了曲吉准玛所有善行的活动中，包括书籍的制作。

德勒曲珍追随曲吉准玛到了杂日神山，而且在后者圆寂后，在认定衮噶桑姆为转世

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将衮噶桑姆抚育成人中也可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9。通过分

析《曲吉准玛传记》的叙事，我们可以推测出尽管她不是该传记的作者，但她很可能在

该传记的编写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不是很清楚德勒曲珍的社会地位，在普通妇女的叙事中并没有她的讯息，这些

一般妇女是各种事件叙事中很少提及的，但在曲吉准玛和汤东杰布的传记中都提到了德

勒曲珍，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诸如索南珍玛（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ན་མ）40

以及后来的乌坚曲吉（ཨུ་རྒྱན་ཆོས་སྐྱིད）41 这样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崛起成为宗教大师，才

得以成为专门叙事中的主角。 

降曲桑姆 ：该地区一位主要尼姑

曲吉准玛前往杂日神山时，她属下的一些尼姑留在了她们的家乡。其中一位留下的

尼姑便是降曲桑姆（བྱང་ཆུབ་བཟང་མོ། 15/16 世纪）。在《曲吉准玛传记》中，她首次以贝姆

曲丁附近曲吉准玛尼姑院中一位地位较高的管事尼姑（དཔོན་བཙུན་མ）的身份出现 , 而且

她是与曲吉准玛一道在宗噶（རྫོང་དཀར）附近建立静修处的一个尼姑小团体的一部分 42。

在描述那些协助办理有关制作、出版玻东·确勒朗杰文集 , 以及在宗噶进行相关庆祝活

动后勤工作的众尼姑中，再一次提及了她：“就必要的协助工作而言，诸如传递信息、

研磨炒熟了青稞 [ 来制作糌粑 ] 以及制作青稞酒等工作都由首席尼姑降曲桑姆主管。”43 

曲吉准玛离开后，降曲桑姆成为玻东派关系网络中备受尊敬的尼姑。她请求玻东派

39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246-247, 
249, 299.

40 Suzanne Bessenger, “Sonam Peldren”, http://treasuryoflives.org/biographies/view/bsod-nam-dpal-
%27dren//13196, 2013.

41 Kurtis R. Schaeffer, Himalayan Hermitess: the Life of a Tibetan Buddhist Nu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29.

42 ཡེ་ཤེས་མཁའ་འགྲོ་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ན་གྱི་སྐུ་སྐྱེས་གསུམ་པ་རྗེ་བཙུན་མ་ཆོས་ཀྱི་སྒྲོལ་མའི་རྣམ་ཐར། 76b, 77a.
43 ཡེ་ཤེས་མཁའ་འགྲོ་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ན་གྱི་སྐུ་སྐྱེས་གསུམ་པ་རྗེ་བཙུན་མ་ཆོས་ཀྱི་སྒྲོལ་མའི་རྣམ་ཐར། 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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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尊巴曲勒撰写他本人的传记 44，该传记在大师圆寂后被印制。降曲桑姆以各种方式为

尊巴曲勒大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她在果荣巴策碧（ཀོ་རོན་སྦ་ཚེ་སྤིལ）照看大师 45，对那个时

代伟大宗教大师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未被传记具体记录。她与下文提到的年轻衮都桑

姆，在 1485 年寻找一位宗教上师时，咨询的至尊尼姑降曲桑姆可能是同一人 46。

虽然过去我们对降曲桑姆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最近发现的衮都桑姆传记，使我们

对她加深了一些了解。加之，我们从其上师和密宗伴侣藏弄·黑如噶的传记中了解到她

的一些情况，她的信息就多一些了，该传记是由桂仓热钦（རྒོད་ཚང་རས་ཆེན། 1482–1559 年）

撰写的。

衮都桑姆 ：藏弄·黑如噶的明妃						    

15 世纪 90 年代，玻绒贝姆曲丁寺（སྤོ་རོང་དཔལ་མོ་ཆོས་སྡིངས）迎来了另一位妇女——衮

都桑姆（ཀུན་ཏུ་བཟང་མོ། 1464–1549 年），她出生于西藏西南部且社会地位较高，该寺是曲

吉准玛立誓成为尼姑、并与其上师玻东·确勒朗杰共同生活的地方。衮都桑姆与曲吉准

玛一样，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其家族抗争，反对其家族的婚姻安排。她最终成为藏

弄·黑如噶的明妃，后者编辑了佛教瑜伽师米拉日巴传记和道歌，并命人雕刻了传记和

道歌的印版。

最近发现了她的传记，大约写于 1551 年，是由其主要弟子钦绕旺秋（མཁྱེན་རབ་དབང་

ཕྱུག）在自传性质的笔记以及其他弟子所写的简短传记的基础上撰写的 47。因此，我们对

她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

她出生于孜日（རྩིབ་རི）以西一个叫杰龙扎布尔（དཔྱད་ལུང་བྲག་འབུར）的地方，据说离

著名的朝圣地约一个驿站的距离。从扎巴坚赞（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的传记 (51 页 ) 中，我

们了解到杰龙（སྤྱད་ལུང）位于协噶和宗噶，离纳东（ན་ཟླུམ）不远，而纳东是藏弄·黑如

44 K. H. 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223.
45 དཔལ་ལྡན་བླ་མ་དམ་པ་ཆོས་ལེགས་རྣམ་རྒྱལ་གྱི་རྣམ་ཐར། སྤོ་རོང་ཟླ་བ་བསྟན་འཛན། བོད་ཀྱི་ཤིང་སྤར་ལག་རྩལ་གྱི་བྱུང་རིམ་མདོར་བསྡུས་ནས། དཔལ་ལྡན་བླ་མ་

དམ་པ་ཆོས་ལེགས་མཚན་ཅན་གྱི་རྣམ་ཐར་ཡོན་ཏན་འབྲོག་སྒྲ།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3: 86a.
46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9b.
47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155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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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经常居住的地方 48，也是制作米拉日巴传记和道歌首次印刷版本的地方 49。她是四个孩

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时给她取名为衮布吉（མགོན་པོ་སྐྱིད）。她是一位叫达纳囊巴（རྟ་ནག་

ནང་པ）的统治聂拉木地方官员弟弟的女儿，该官员属于著名的萨迦“本勤”（ས་སྐྱ་དཔོན་

ཆེན）萨迦桑布（ས་སྐྱ་བཟང་པོ）家族。其母亲似乎居住在杰龙扎布尔，而衮都桑姆常常往

返于聂拉木低地和孜日以西其母亲居住的高地之间。那时，聂拉木似乎是由定日刚噶

（དིང་རི་སྒང་དཀར）以西扎达统辖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正如吉仲（སྐྱིད་གྲོང）是由宗噶统治，

而卡达帕珠（མཁར་རྟ་ཕ་དྲུག）是由协噶统治的。这在衮都桑姆一个弟子印制的版本的题记

中有下述明确描述：“在繁荣昌盛的察达政权中，在伟大的聂拉木秘境。”50 因此，在该政

权的高地与低地间有很紧密的联系，而该政权的辖地大致相当于目前的聂拉木县，它们

之间紧密的联系是通过一系列通道而实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朗阔尔（གླང་འཁོར）和

通拉（ཐོང་ལ）山口的通道。

衮都桑姆小的时候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而且很早就显示出意欲追求宗教生活的

征兆。1485 年，她遇到了曲吉准玛随从之一的尼姑降曲桑姆，并向她咨询找一个真正的

宗教上师最好的办法 51。同时，其家族许诺将她许配给一位叫扎西卡（བཀྲ་ཤིས་མཁར）的密

宗大师，由于该大师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察达统治者（ཚ་མདའ་སེྡ་པ）间的关系，这一

联姻被认为是对衮都桑姆家族非常有利的。她虽反对此次联姻，但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不幸的是在完婚前，其未婚丈夫就逝世了。为此双方进行了密切磋商，最后她的姑姑嫁

给了苏措统治家族的成员阿拉贝桑（ཨ་ར་དཔལ་བཟང），姑姑建议她以次妻的身份嫁到苏措。

她拒绝了家族为其所做的这一安排，继续追求实现其宗教生活的理想。为逃脱困境，

有一个晚上，她从在古措附近纳东稍微靠北地方的扎西卡戏剧性地逃离 52。这在衮都桑姆

48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8.
49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

ལྡན། 1551:16a-19b;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50 本段落的藏文原文为：ཆབ་སྲིད་དར་རྒྱས་སྡེ་ཆེན་ཚ་མདའ་ཁུལ་སྦས་བའི་སྟི་གནས་སྙ་(གནའ་)ནང་ལུང་ཆེན། 参见 སྤོ་རོང་ཟླ་བ། བོད་ཀྱི་ཤིང་སྤར་

ལག་རྩལ་གྱི་བྱུང་རིམ་མདོར་བསྡུས། དཔེ་ཆ་སུམ་བཅུ་སོ་དགུ།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3: 68b;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

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9b. 
51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9b. 
52 由于在描述衮都桑姆夜晚逃离的那一段中提到了流经曼考布（སྨན་ཁབ）地区的曼楚河（སྨན་ཆུ），我们可以大

致确定扎西卡的方位，曼楚河与从苏措流来的另外一条河流会合后，形成了位于古措地区的崩楚河（བོང་

ཆུ），而古措地区就在纳东的北面，再者，在衮都桑姆传记 12 页正面描述了当她与上师索南桑布见面时，

她说道：“我们是古措一带的人（ང་རྣམས་འགུ་ཚོ་ཕྱོགས་ནས་ཡིན）。” 嫁到扎西卡家族后，她反复地自称为扎西卡的

女主人，这表明上述衮都桑姆有归属感的两个地方，即扎西卡和古措是部分重合的或至少是趋于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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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记中有栩栩如生的记载 53。

最终，她抵达了玻绒贝姆曲丁寺，但在那里请求皈依的事情并不太顺利。当她请求

皈依三宝剃发为尼时，宗教上师降森仁钦贝（བྱང་སེམས་རིན་ཆེན་དཔལ）拒绝了其请求，因

为该寺在社会地位高的妇女要求出家方面遇到不少问题。经她再三坚持，才皈依三宝，

并被赐法名贝旦吉（དཔལ་ལྡན་སྐྱིད）。她在贝姆曲丁寺静修，学习了玻东·确勒朗杰的教

法。但她一再被催促回到扎西吉去。宗教上师降森仁钦贝建议她到南部拉堆合适的寺院

去，认为这对其宗教修习和生活都有利。上师强调道：“如果你留在这里，就可能会受

到阿拉哇（ཨ་ར་བ）[ 即苏措的统治者 ] 领导人的惊扰和迫害，不仅你会有危险，而且我

也会有危险。”54 感到此种压力，她决定离开玻东贝姆曲丁寺，到其它地方寻求其精神追

求。她派助手衮琼巴（དགོན་ཆུང་པ）去见已从杂日回来的“无与伦比伟大”的黑如噶，当

时后者为了印制米拉日巴传记及其道歌，住在纳东协普（ཤེལ་ཕུག）55。藏弄·黑如噶邀请她

前来，准备向她传授佛法。

衮都桑姆的传记描述了在纳东进行的一系列宗教和社会活动，其中包括一次新年庆

祝活动，她拒绝参加正式的庆祝活动聚会，穿得破烂的在另一个房间阅读米拉日巴传

记及其道歌，这使人们感到难堪。那时坐在座位之首的是藏弄·黑如噶的亲炙弟子拉

尊·仁钦朗杰（ལྷ་བཙུན་རིན་ཆེན་རྣམ་རྒྱལ། 1473–1557 年）及其母亲，后者被描绘为明妃多吉

帕姆（ཡུམ་རྡོ་རྗེ་ཕག་མོ）的化身 56。衮都桑姆作为贡塘王室地位尊贵的客人，他们邀请她参加

正式的庆祝活动，她却拒绝参加。拉尊·仁钦朗杰他们一定是造访此地，或是到这里避

53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13a-14a.

54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16a. 文中引用的这段话的藏文原文为：འདིར་བཞུགས་རང་ཨ་ར་ཨ་བ་ཚོས་ཁྱེད་རང་ཁྱེར་རྗེས་ངེད་ལ་ཡང་རྙེད་(བརྙས) ཙེར་(གཙེ)

55 本段落的藏文原文为：མཉའ་མེད་ཧེ་རུ་ཀ་ཆེན་དེ་ཉིད་གནས་མཆོག་དཔལ་ཙ་རི་ནས་ཕེབས་ཏེ་རྗེ་བཙུན་མི་ལ་རས་པའི་རྣམ་མགུར་པར་དུ་གཞེངས་

པ་ལ་ན་ཟླུམ་ཤེལ་ཕུག་ན་བཞུགས། 参见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

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16a
56 就有关拉尊（ལྷ་བཙུན）的母亲为多吉帕姆（རྡོ་རྗེ་ཕག་མོ）的化生的详情，参见 Michela	Clemente,	"The	Life	

of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1473–1557)	according	to	his	rnam	mgur	and	rnam	thar."	Dissertation,	Rome:	
University	of	Rome,	2009:	3.3;	Hildegard	Diemberger&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s	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In	Nepalica 
Tibetica: Festgabe for Christoph Cüppers, Band 1, Andia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1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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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离了贡塘王室内部导致拉尊·仁钦朗杰的父亲被暗杀的阴谋 57。衮都桑姆在纳东受

到藏弄·黑如噶及其诸多弟子许多教义的亲传。最终他们完成印刷项目后，将印版运到

了聂拉木卓普，这是位于聂拉木中部的一个有关米拉日巴的圣迹。衮都桑姆在该地区旅

行，访问贡塘、洛乌（གློ་བོ）和其它地区，而且常常回到聂拉木，并到拉其静修。过了

一段时间后，得到了藏弄黑如噶圆寂的消息，这使她极度地难过。不久欧珠贝巴（དངོས་

གྲུབ་དཔལ་འབར། 1456–1529 年）58 就撰写了藏弄·黑如噶的传记，该传记的印版于 1508 年在

孜日桑林（རྩིབ་རི་བསམ་གླིང）雕刻，后来印版被运到卓普 59。同时也雕刻了藏弄·黑如噶的

文集，并将印版也运到了卓普。

衮都桑姆在完成了为其上师所举行的葬礼仪式后不久，由于米拉日巴道歌的第一版

有一些缺陷 , 她决定重新印刷它：

那时，无敌之母 [ 指衮都桑姆 ] 想到 ：当上师还活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米拉日巴道歌的木刻印版的字形普遍比较小 ；因此，并没有完全实现他脑海中

有关印版的设想。通常，为了利益佛法和众生，并不违背上师的想法，她决定

恢复印刷活动。她派了弟子们带着其书信到古格、普兰以及其它地方去征集捐

款 60。在曲瓦尔（ཆུ་དབར）地区扎西岗（བཀྲ་ཤིས་སྒང）的协普曲辛岗（ཤེས་ཕུག་ཆུ་ཤིང་

སྒང）停留一段时间，做准备工作后，他们前往聂拉木的卓普。他们到杂日各

地的弟子和施主那里征集到部分印制经文所需的捐款。然后住在 [ 拉其的 ] 色

普（སེ་ཕུག）地方，并征集了刻印印版等印刷所需的捐款。从四面八方征集来的

57 就这一段的详情，Michela	Celemente,	"Shedding	Some	Light	upon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1473–1557):	
A	Study	of	Two	Untranslated	Works	from	the	Tucci	Tibetan	Collection."	In	From Mediterranean to Himalaya. 
A Festschrift to Commemorate the 120th Birthday of the Italian Tibetologist Giuseppe Tucci, Edited by 
Francesco	Sferra	and	Dramdul,	Beijing:	The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2014:	457-63;	Hildegard	
Diemberger&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s	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22-125.

58 欧珠边巴是藏弄·黑如噶亲炙弟子之一，也是后者第一部传记的作者。

59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28a-29a.

 Stefan Larsson, "Prints about the Printer: Four Early Prints in Honor of the Mad Yogin of gTsang." In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Peter Kornicki eds.,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309-331. Marta Sernesi, "A Continuous Stream of Merit: The Early Reprints of Gtsang smyon Heruka’s 
Hagiographical Work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011(40): 170-237.

60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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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捐款都在短时间内送达。曾多次召集从曼噶布（སྨན་ཁབ）和苏措（སུ་གཙོ 又

写作 སུ་ཚོ）来的抄经者以及雕工。其弟子洛班（ལོ་པཎ） [ 热巴降白曲拉（རས་པ་

འཇམ་དཔལ་ཆོས་ལྷ）] 担任编辑，并新雕刻了 108 块印版。61 

传记的叙事还提到她们完成在剩余印版上做完标记后，衮都桑姆让工匠们进行庆祝

活动，并给他们付了工钱。雕刻印版的工序一完成，他们就根据胜乐金刚沙坛城，对所

有的印版进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和火供仪式。那时，彩虹出现在蓝天上，而且香气四溢，

弥漫整个地方。该传记还提到当他们完成对米拉日巴道歌集中插图的最后润色时，每一

位在场的人都看见诸多智慧神出现在影像上，使他们都心生虔诚的信仰，这也是一个神

奇的迹象。他们将印版迎请到卓普，并将印制的米拉日巴道歌集分发给各地的诸多施主

和弟子 62。

在重新刻印米拉日巴道歌以及米拉日巴传的印版时 63，衮都桑姆选择了一个新的策

略：并不像其上师所做的那样，将木头送到诸施主和工匠所在的地方刻印。这次她邀请

他们到拉其地方拥有茂密森林的米拉日巴圣迹色普去刻印，这里有大量的桦树，而桦树

是最常见的用来制作印版的木材。这一次雕版刻印花的时间要少得多，仅仅几个月而已，

但可能包括夏季的雨天和冬季的下雪天。她主要依靠较为广泛的施主关系网络，以及以

往参与过她组织刻印项目有经验的工匠小组。她尽力说服他们到这个偏远的圣地，并通

过组织一次大的庆祝活动，在刻印工程完成前就给他们发放工钱，这样使他们心情愉快

地投入刻印。

印版风格要进行一些革新，只有找到原来的印版，才能找出原来印版上字体大小不

一的问题，新刻印版对此进行了纠正。抄经者和雕工都是来自曼噶布和苏措 64。他们中的

61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29a.

62 该段的藏文原文为：དེའི་ཚེ་རྒྱལ་ཡུམ་ཉིད་ཀྱི་དགོངས་པ་ལ་: རྗེ་བཞུགས་དུས། རྗེ་མིད་ལའི་མགུར་འབུམ་གྱི་པར་ཤིང་ཕལ་ཆེར་ཡི་གེ་ཆུངས་ཤིང: ཁོས་

ཐུགས་གཞེད་བཤིན་མ་བྱུང་གསུང་པས། སྤྱིར་བསྟན་འགྲོ་ལ་ཕན་པ་དང་: བྱེ་བྲག་ཏུ་: ཇེ་དགོངས་པ་ཕྱིན་ཅི་མ་ལོག་པ་ཡིན་པས། པར་གྱི་ཞིག་བསོས་མཛད་པར་

ཐུགས་ཐག་སྤྱད་: བུ་སློབ་རྣམས། གུ་གེ་: པུ་རངས་སོགས་: སོ་སོར་བཀའ་ཤོག་རྟེན་དན། . . .དེ་ནས་གཉའ་ནང་བྲོད་ཕུག་ཏུ་ཕེབས་ཏེ་: ཙ་རི་མན་གྱི་བུ་སློབ་དང་སྦྱིན་

བདག་རྣམས་ལའང་གསུང་རྟེན་དན་བཅས་འབུལ་སྡུད་གནང་: དཔོན་སློབ་ཀྱིས་ཟེ་ཕུག་ཏུ་བཞུགས་: པར་སོགས་འཕྲལ་དགོས་ཀྱི་ཆས་རྐྱེན་རྣམས་བསྒྲུབས་།: ཕྱགས་

ཀྱི་འབུལ་སྡུད་རྣམས་ཀྱང་། སྟོབས་ཆེ་བ་མྱུར་དུ་སླེབ་ཏེ: སྨན་ཁབ་དང་: ཟུར་ཚོ་ནས་ཡིག་མཁན་དང་ཀོས(རྐོས)་མཁན་མང་དུ་བོས།: ཐུགས་སྲས་ལོ་པཎ་པས་ཞུ་

དག་མཛད་: པར་ཤིང་བརྒྱ་དན(དང་)་བརྒྱད་གསར་དུ་བཞེང་། 

63 在提到纳东版时，传记和道歌（རྣམ་མགུར）是一起被提及的。而在色普版中，只提到了道歌，但可能是指道

歌和传记的。

64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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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曾参与了衮都桑姆 1508 年的孜日桑丹林项目 65。因此，刻印比较顺利。与纳东

和孜日版本一样，她将上述这些印版从色普运送到了聂拉木中部地区的卓普印经院。

卓普印经院位于米拉日巴圣地，离衮都桑姆娘家的祖屋比较近。显然对藏弄·黑如

噶及其诸弟子而言，该印经院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后来衮都桑姆修复了卓普印经院 66，她

让其一些亲炙女弟子住在该印经院或附近地区。

衮都桑姆在拉堆地区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其间她访问了包括秘境堪巴龙（མཁན་པ་

ལུང）在内的许多地方 67。然后，她决定前往西藏东南部的杂日神山 68。

衮都桑姆到杂日所走的路线与曲吉准玛所走的一样。但与曲吉准玛不同，衮都桑姆

在杂日生活了很长时间。成为了达布（དྭགས་པོ་）和工布（ཀོང་པོ）地区的宗教领袖，并于

1549 年 89 岁逝世前，被认定为多吉帕姆的化身 69。

衮都桑姆的传记，列举了其男、女弟子及其建立的或支持的寺院的长名单。作为藏

弄·黑如噶的宗教继承者，衮都桑姆拥有遍及整个西藏的关系网络，其中包括一些当时

最伟大的宗教上师。其中最著名的是桂仓热钦（རྒོད་ཚང་རས་ཆེན། 1482–1559 年），她将后者

任命为热穷普（རས་ཆུང་ཕུག）的寺主。她在使藏弄·黑如噶及其诸弟子所著的一些典籍，

成为藏族文学经典著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70。

衮都桑姆尽管像拉尊·仁钦朗杰的母亲一样，被认为是多吉帕姆的化身，但她似乎

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女活佛，因为从她那里没有产生一个活佛世系。其传统主要是通过上

师—弟子关系以及亲属关系来传承的。

曲吉准玛和衮都桑姆属于同一个施主、宗教修习和亲属关系网络：当曲吉准玛的妹

65 Marta Sernesi, "A Continuous Stream of Merit: The Early Reprints of Gtsang smyon Heruka’s Hagiographical 
Work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011(40): 186-87.

66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43a.

67 堪巴龙被认为是由仁增郭吉丹楚坚（རིག་འཛིན་རྒོད་ཀྱི་ལྡེམ་ཕྲུ་ཅན）发现的著名秘境（སྦས་ཡུལ），后者是一位与贡塘

王室有密切关系的宁玛派大师。提到衮都桑姆打开秘境似乎证实那时位于帕竹（ཕ་དྲུག）以南的堪巴龙至少

是为人所知的。由于秘境所在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木材、纸张以及药材，衮都桑姆对此秘境的兴趣可能不仅

仅是宗教上的。

68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47a.

69 མཁྱེན་རབ་དབང་ཕྱུག དུས་གསུམ་རྒྱལ་བ་མ་ལུས་པ་བསྐྱེད་པའི་ཡུམ་ཆེན་ཀུན་ཏུ་བཟང་མོའི་རྣམ་པར་ཐར་པ་ཟབ་དོན་གཏེར་མཛོད་མཐོང་བ་དོན་ལྡན། 1551: 
58a.

70 Franz-Karl Ehrhard,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Master’s Writings: The Early Years of rGod tshang ras chen." In 
Edition, éditions – l’écrit au Tibet, évolution et devenir, edited by Anne Chayet, Christina Sherrer-Schaub, Robin, 
Françoise Robin, and Jean-Luc Achard, 2010:129-162 ；Stefan Larsson, "Prints about the Printer: Four Early 
Prints in Honor of the Mad Yogin of gTsang." 2016: 3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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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赞林杰姆（འཛམ་གླིང་རྒྱལ་མོ）及其侄女堪卓杰姆（མཁའ་འགྲོ་རྒྱལ་མ）ོ，到绒普（རོང་ཕུག）的卫

色普（འོད་གསལ་ཕུག）去聆听藏弄·黑如噶讲经说法时，衮都桑姆特别地创作了献给她们

的歌曲，还将上述歌曲作为其上师道歌集的一部分印制出版了 71。

杰出宗教大师的事迹，由于广泛的关系网络幸存下来成为叙事传统的一部分，而且

该传统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兴盛。妇女是这些关系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些网络中亲

属关系、赞助人与被赞助人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归属等相互交叉，确保实现各种业绩，

并保持诸传统，必要时能够产生变革。

旺姆央宗 ：衮都桑姆的侄女及其传统的继承人

旺秋坚赞（དབང་ཕྱུག་རྒྱལ་མཚན། 1474–1552 年）所著《纳若巴传》的手抄本，是最近发

现的一个文本 72，该文本让我们了解到衮都桑姆前往东部后，其家乡进行印刷活动的情况。

此文本在卓普附近的聂拉木被重印。其印刷项目是由一位叫旺姆央宗（དབང་མོ་གཡང་འཛོམ། 

16 世纪）的衮都桑姆的亲炙女弟子及其妹妹们管理的。作为衮都桑姆的侄女们，在其姑

姑离开后，她们是其印经院的管理者。与衮都桑姆一样，她们与聂拉木的统治家族有关

系，因此，她们能够调动各种资源进一步在当地发展衮都桑姆的事业。与她之前的许多

宗教大师一样，旺姆央宗为实现一位已过世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庭未完成的愿望，开始印

制在其著名姑姑要求下撰写的一部典籍。正如其他妇女的情况那样，我们对衮都桑姆侄

女们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确定她们的姑姑是其伟大理想的源泉。衮都桑姆从一

个叛逆者变成了一位道德模范，从而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权威，保护着那些继续其

事业的人们。      

撰写和印刷出版藏弄·黑如噶及其教派的重要著作中，察达统治家族在赞助网络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资助印刷米拉日巴传及其道歌集初版的赞助人，为了减轻察

达统治者儿媳的丧夫之痛，藏弄·黑如噶专门为她创作了一首歌曲，衮都桑姆把这首歌

在内的藏弄·黑如噶的道歌集进行了出版 73。 

71 ཧེ་རུ་ཀ རྗེ་བཙུན་གཙང་པ་ཧེ་རུ་ཀའི་མགུར་འབུམ་རིན་པོ་ཆེ་དབང་གི་རྒྱལ་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ལམ་སྟོན། TBRC: W4CZ1248: 11b, 12a.
72 སྤོ་རོང་ཟླ་བ། བོད་ཀྱི་ཤིང་སྤར་ལག་རྩལ་གྱི་བྱུང་རིམ་མདོར་བསྡུས།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3.
73 ཧེ་རུ་ཀ རྗེ་བཙུན་གཙང་པ་ཧེ་རུ་ཀའི་མགུར་འབུམ་རིན་པོ་ཆེ་དབང་གི་རྒྱལ་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ལམ་སྟོན། TBRC: W4CZ1248: 11b,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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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塘诸女王及其他妇女

许多施主关系网络涵盖整个地区，特别是南部拉堆和贡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

们通过婚姻联盟、宗教联系以及贸易往来，使这种关系往往超越了各种政权的实际边界。

由于木头、纸张、墨水以及着色剂常常是通过贸易获得的，跨喜马拉雅贸易通道确实在

印刷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贡塘王统世系》提到曲吉准玛的父亲——赤拉旺坚赞

是首位将印制典籍作为积德行善的行为之人，这可能与跨喜马拉雅地区关系网络的发展

有关系。

曲吉准玛传记记载，赤拉旺坚赞娶了“崩卓（བོང་རྫོགས）姐妹中的一个”作为其次

妻 74，曲吉准玛的母亲对此非常失望：她在四年前才嫁给国王，虽只生有两个女儿，但国

王和她自己都很年轻，还可以力图再生一个男性继承人。赤拉旺坚参可能是出于政治需

要，也可能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决定娶紧邻贡塘以南被称为崩卓王国统治家族的一位妇

女 75，该王国相当于目前尼泊尔拉苏瓦河谷的一个地区。这位次妻成了赤朗杰德的母亲，

赤朗杰德是一位印刷的重要赞助者。但是在《贡塘王统世系》中，可能是由于缺乏证据，

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抑或是将她当做门巴（མོན་པ）/ 绒巴（རོང་པ）了，完全略去了对这

位次妻家庭出身的描述，而且将曲吉准玛的母亲与赤朗杰德的母亲混淆了。

上部拉苏瓦地区曾经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也是以其纸张、颜料和木头而闻

名。当地统治者们控制着跨喜马拉雅贸易通道，特别是吉隆通道。因此，很可能贡塘

国王们的亲属网络在获得印制典籍所需的材料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印版实际上

是在诸如吉姆隆（སྐྱིད་མོ་ལུང）76、哈兰姆布（约姆 ཡོལ་མོ）和朗塘（朗昌 གླང་ཕྲང）77 这样的秘

境中刻印的。

我们在涉及印刷项目的相关题记中，发现在曲吉准玛之后提到了一系列妇女，尤其

是贡塘王室的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只是长长施主名单中一些妇女的名字而已。

74  ཡེ་ཤེས་མཁའ་འགྲོ་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ན་གྱི་སྐུ་སྐྱེས་གསུམ་པ་རྗེ་བཙུན་མ་ཆོས་ཀྱི་སྒྲོལ་མའི་རྣམ་ཐར། 7བ. 
75 崩卓既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它与崩卓噶勒有密切的关系，后者是上部拉苏瓦地区的一

个统治氏族的名称。Ben Campbell, "The Heavy Loads of Tamang Identity." In Gellner, Pfaff-Czarnecka and 
Whelpton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a Hindu Kingdom,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222-245.

76	 Porong	Dawa,	"New	Discoveries	in	Early	Tibetan	Printing	History."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016: 195-211.

77	 Franz-Karl	Ehrhard,	"The	Royal	Print	of	the	Maṇi bka' 'bum:	Its	Catalogue	and	Colophon."	In	Nepalica-Tibetica: 
Festgabe for Christoph Cüppers, Band 1, 2013: 14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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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参照在不同的题记、传记和贡塘历史（即《贡塘王统世系》）中提到这些妇女的名

字，有时才能窥见有关这些妇女故事之一斑。

我们推测在某些时候印制典籍是否会成为建立施主网络的催化剂，而这些网络以

积累善行的共同佛教理想为名，弥合了政治冲突，巩固了已存在的关系。比如，在一

些贡塘印制的典籍题记中，列有贡塘王室中对立派系中的成员。赤朗杰德（ཁྲི་རྣམ་རྒྱལ་

སྡེ། 1426 ？ –1502 年）78 以后，贡塘王朝分裂为源自该王两个妃子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分支，

而且它们间常常有激烈的对抗，甚至有谋杀发生 79。那时，属于不同派系的王后们，似乎

在赞助印制典籍中形成了合力：赤贡噶朗杰德（ཁྲི་ཀུན་དགའ་རྣམ་རྒྱལ་ལྡེ། ？ –1524 年）的王

妃古格玛贡秋桑姆（གུ་གེ་མ་ཀུན་མཆོག་བཟང་མོ），又称古格玛贡秋杰姆（གུ་གེ་མ་ཀུན་མཆོག་རྒྱལ་མོ）

和桑珠德（བསམ་སྒྲུབ་ལྡེ）的王妃喜绕杰姆（ཤེས་རབ་རྒྱལ་མོ）赞助了扬贡巴（ཡང་དགོན་པ）道歌

及其其它著作的印制 80。这个例子等都表明不应该把题记只理解为只是实际程序的反映而

已，而应被理解为是实施宗教和政治计划强有力的叙事，这些题记也反映出妇女常常在

其中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 81。贡塘印制的典籍不仅提到大量的妇女，而且在题记中也涉及

大量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这表明参与印刷活动的人除了政治和宗教精英外，还包括更

广泛的其他群体 82。从这点而言，妇女可能在扩大书面文字的接触面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是，这一过程的影响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评估，到目前为止很难从现存材料中获

得相应的信息。

78 根据《贡塘王统世系》，赤朗杰德的生卒年月通常被认为是 1422–1502 年。然而，曲吉准玛的传记表明

1422 年是曲吉准玛的出生日期，而她的弟弟是约在 4 年后出生的。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53, 121-122.

79	 Hildegard	Diemberger&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	s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19-142.

80	 Hildegard	Diemberger	&	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	s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31,	n.78.

81 至少一位妇女作为该印刷项目的工匠之一也被提及。就有关这一人物的详情，Michela	Clemente,	"On	
a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ibetan Xylographs: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Importance of 
Crafts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o-Asiatic Studies 2017(21): 373-395.

82	 Michela	Clemente,	"The	Patronage	Network	of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From	Brag	dkar	rta	so	to	 the		
'Phags	pa	lha	khang."	In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Special Issue.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uciano Petech, Rome 6–7 June 2014, edited by Elena De Rossi Filibeck, Oscar Nalesini, Federica 
Venturi, Michela Clemente, La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2016: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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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教领袖和施主的妇女 ：服从、违背及革新	

妇女在 15/16 世纪西藏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她们或是服从社会规范的

立场来实施赞助，极少数可能是从违背社会规范的角度来实施赞助。上面提到的一些神

圣女性被认定为女神多吉帕姆的化身，在这一关系网络中我们知道有三个这样的个案，

即曲吉准玛，拉尊·仁钦朗杰的母亲以及衮都桑姆。在西藏，妇女成为活佛是很罕见

的，但上述个案表明，妇女被认为是女神多吉帕姆化身比较常见。似乎通过被认定为多

吉帕姆化身，这些妇女所代表的违背和超越传统的神圣力量，使其非传统的事迹及关系

被大众认可 83。再者，婚姻似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曲吉准玛放弃了其婚姻，成为了几

位上师的弟子，可能也是这几位上师的明妃，而且她的离婚引起了一场战争。拉尊·仁

钦朗杰的母亲在做了贡塘王室一位成员（喜绕贝桑 ཤེས་རབ་དཔལ་བཟང）的情人后，成为藏

弄·黑如噶的弟子 84。衮都桑姆多次拒绝接受对其婚姻的安排，最终成为藏弄·黑如噶的

明妃及宗教继承者。据说她们三人都以不符合其亲属团体和地方人们期望的方式，决定

了自己的命运和私人关系。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历史资料，在何种程度上这类行为是否

是精英妇女的特权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而这些精英妇女拥有为自己抗争的办法和操纵

的空间。桑丁多吉帕姆（བསམ་སྡིངས་རྡོ་རྗེ་ཕག་མོ），即曲吉准玛制度化的转世活佛，最终成

为拒绝婚姻妇女的保护神 85, 这一事实似乎表明这些问题比我们所了解的几个突出的例子

要普遍得多。当然，这种女性的神圣性，可能为一些妇女和支持她们佛教团体中的男性

成员，提供了形塑她们宗教生活的机会，以创造性的方式施行传统，并创造一个有利于

创新的环境。但是，在一个将任何新的事物都视为是佛教教义的腐化，和对传承权威背

离的环境中，只有在理念上以与过去的连续性的角度来架构，才会被人们接受；这样的

诠释框架也被用于印刷活动。  

西藏的印刷是与其他形式的书籍制作有连续性的。印刷不是取代手抄本的形式，而

是对手抄本的一种补充，印刷保留了更多连续性的因素。雕版印刷的某些特征以及相关

83 关于她们所代表的女神金刚亥母，即多吉帕姆的特征 , 参见 Elizabeth English, Vajrayoginī: Her 
Visualizations, Rituals and Form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2: 1-607/8.

84 鉴于《贡塘王统世系》忽视拉尊·仁钦朗杰，他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包括在王统世系中，因此，她的关系非

正式的特点是最合乎情理的解释。Hildegard	Diemberger	&Michela	Clemente,	"Royal	Kinship,	Patrona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Gung	thang:	From	Chos	kyi	sgron	ma	to	lHa	btsun	rin	chen	rnam	rgyal."	2013:	119-
142.

85 K. Dhondup and Tashi Tsering, "Samdhing Dorjee Phagmo: Tibet’s only Female Reincarnation Line."	Tibetan 
Review 1979 (August):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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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则富有创造性，它们使书面文字印制得更快，传播得更广，而且加强了编辑流

程。印刷的传入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妇女的生活呢？妇女，至少是精英妇女并没有被排除

在识文断字之外，但是识字的妇女人数很可能十分有限。目前我们很难找到相关信息来

判断女性识字率是否因为印刷得到了加强。从自己母亲那里学会了阅读的曲吉准玛，致

力于教授尼姑们阅读技巧，这表明至少对于宗教妇女而言，有更多的书籍可供阅读。这

不仅涉及个人直接阅读，也包括给他人阅读书籍。当衮都桑姆一边在各地旅行，一边阅

读《嘛呢全集》（མ་ཎི་བཀའ་འབུམ）时，她可能用的是自己的书，抑或更可能用的是相关家

庭所拥有的版本，即华丽的手抄本或几年前曲吉准玛的弟弟赤朗杰德印制的版本 86。不久

以后国王贡噶朗杰印制了一个发行更广的王家版本 87。因此，常见的典籍以印刷本的形式

出现，增强了作为宗教活动仪式性的集体阅读。就衮都桑姆本人的阅读书籍而言，当她

被当了尼姑的姑母带大时，学会了阅读，而且很可能是其姑母教会她如何为人们举行宗

教仪式，这是很重要的积累善行和征集款项的活动。

妇女事迹只能从有关其他人的叙事中收集，而且在这些叙事中她们只是边缘人物，

但是追随宗教大师的这些妇女成为了富有影响的宗教人物。曲吉准玛和衮都桑姆传记的

发现，证明情况确是如此。

从中国西藏到欧洲 ：跨文化的审视	

同时期欧洲妇女为抗争自己不想要的婚姻，充当修道院学员及女修道院的施主角

色，并拥有宗教理想和对书籍的热爱等，这与同时代社会地位高的藏族妇女所过的生活

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也通过其女性关系网络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政治，常常是通过互赠

图书来作为媒介的。她们让我们想起剑桥各学院的女赞助人，或资助手抄本的制作以及

典籍印刷的贵族妇女。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充当贵族赞助者，她们往往通过守寡、拒绝

婚姻或立下保持独身的誓言，使她们自己摆脱了家庭义务的束缚，而她们中一些人献身

于女修道院的生活。这些妇女常常拥有共同的经历，并建立了与上述藏族精英的关系网

络相似的网络，而这些网络常常与当时的宗教人物有关系，即主教与大主教，而这些宗

教人物与这些妇女相互激励。比如，克莱尔·阿西西（1194–1253 年）在拒绝结婚后，

86 རིག་འཛིན་ཚེ་དབང་ནོར་བུ། གུང་ཐང་རྒྱལ་རབས། བོད་ཀྱི་ལོ་རྒྱུས་དེབ་ཐེར་ཁག་ལྔ།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ན་ཁང་། 1990: 15. K. H. 
Everding, Das Koenigreich Mangyul Gung thang, 2006: 139; Franz-Karl Ehrhard, Early Buddhist Block Prints 
from Mang-yul Gung-thang,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0: 14.

87	 Franz-Karl	Ehrhard,	"The	Royal	Print	of	the	Maṇi bka' 'bum:	Its	Catalogue	and	Colophon."	2013:	14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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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3 世纪在意大利建立了贫穷修女会，她是丹尼修道院和剑桥大学的彭布洛克学院的

赞助人玛丽·圣波尔（1303–1377 年）的精神源泉和道德楷模，在她的遗嘱中，请求让

她穿着修女服下葬 88。与此同时，玛丽·圣波尔与伊丽莎白·德伯是朋友，后者为剑桥大

学克莱尔学院赞助者以及艺术品收藏家，她们拥有相同的经历与理想。弗兰西斯·昂德

希尔 89 将伊丽莎白·德伯视为是中世纪英国女性文化领袖，而文化领域只允许少数几个

女性扮演公共角色的领域。在一个不关心妇女自我实现的世界里，这使妇女的自我赋权

成为可能。伊丽莎白·德伯拥有的许多书籍都是附有插图的宗教典籍，而且有一条有关

她给其女儿一本带有插图书籍的记录。她确保在其村子里贫穷男孩子能够学习唱歌、语

法与逻辑。玛丽·圣波尔与伊丽莎白·德伯都经历过英国内战时期，她们的亲人们都参

加了内战，在内战期间女性关系网络在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有趣的

是，在克莱尔学院伊丽莎白·德伯塑像的序言中，她特别地提到“学者应该和睦生活。”

对书籍的热爱形塑了这些妇女中许多人的生活，而且她们中有些人参与到印刷活动

中。比如，约克的玛格丽特（1416–1503 年）资助了英国第一本书籍的翻译和印刷出版，

即由威廉·卡克斯顿翻译和印刷出版的《特洛伊历史故事集》90。1749 年，詹姆斯·爱墨

斯抄写的卡克斯顿的序言，赞颂了约克玛格丽特的美德，以及她对实施该项目的重要性，

其中还提到她修改他的英文。这可与藏文题记中有关施主的欢欣鼓舞的描述媲美 91。

在整个欧洲，我们都发现有些妇女曾赞助印刷出版活动，使更多的人们更容易获得

以本地语言书写的书籍。比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1475–1539 年）是几类艺术活动

的重要赞助者，并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坚持书籍质量需要上乘，且价格需要合理 92。

当其丈夫不在场和其儿子还年幼时，她还担任了曼图亚的摄政，扮演了很重要的外交角

色。有时她被称为“穿裙子的马基雅弗利”，以其外交手段而闻名。正如一些与她同时代

的藏族妇女那样，她通过与法国这个邻近的政体协商，而避免了与后者发生一场战争 93。

也有证据显示，中世纪欧洲妇女成为书籍的重要购买者。比如，伊莎贝拉·德埃斯

88 Jennifer Ward, Women in Medieval Europe 1200–1500,	London:	Longman,	2002:	1-300;	Sean	L.	Field,	"Marie	of	
Saint-Pol	and	Her	Book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010 (513): 384-387.

89	 Frances	A.	Underhill,	"Elizabeth	de	Burgh:	Connoisseur	and	Patron."	In	June	Hall	McCash	ed.,	The Cultural 
Patronage of Medieval Women, Athens Ga,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90	 Russel	Rutter,	"William	Caxton	and	Literary	Patronage."	Studies in Philology 1987 (84.4): 440-470.
91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being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printing	in	England."	printed	by	W.	Faden	and	quoted	in	

June Hall McCash ed., The Cultural Patronage of Medieval Women, 1996: 33.
92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being	an	Account	of	Printing	in	England."	printed	by	W.	Faden	and	quoted	in	June	

Hall McCash ed., The Cultural Patronage of Medieval Women, 1996: 33.
93 George R. Marek, The Bed and the Throne: The Life of Isabella d'Est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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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拥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妇女所拥有的

图书和妇女使用图书的情况。在欧洲图书史上，似乎妇女不仅扮演赞助者的角色，也扮

演读者的角色。她们特别喜欢地方文学，并积极地推动其发展。妇女也被承认在中世纪

和文艺复兴时期对翻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94。这些妇女的女儿们通常不像男孩子那样接受

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们在其女儿们的教育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相平行，藏族妇女很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在普及各种典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资助书籍的制作、书籍的阅读、让人阅读书籍、教授孩子们和其他妇女阅读和写作。

还有一些个案是妇女成为了颇有造诣的、被她们自己的社会团体中的男性和女性公认为

宗教上师。我们认为在一个妇女没有多少财产以及合法权利的社会中，参与书籍的制作、

阅读以及教授阅读技巧等，使得这些妇女找到了她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

结论

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有情众生，像藏族男性一样，藏族妇女一直在为获得解脱而奋斗，

这反映了被阿兰·斯邦伯格称作“救赎包容性”的现象。然而，正如已经很好被证实的

那样，相关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常常将藏族妇女置于服从和被限制的地位中，通常

是通过佛教性别歧视的诸多叙事来进行的。我们探讨了数十位参与佛经印制等佛教善行

藏族妇女的生活，可以从她们的经历中确认一些共同特征：由于精英的社会地位，为这

些妇女提供了能够让她们实现宗教理想的手段和操纵空间，大多数我们知道的女性赞助

者和女性宗教领袖往往属于精英阶层。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常常很可能只在特殊情况

下，才能崛起成为宗教地位突出者。正如在不少资料中表明的那样，尼姑们参与诸多佛

教事务，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很可能没有被记录所参与各种佛教善行。就是上面提到的

苏措女统治者和曲吉准玛等一些例子，甚至地位更加显耀的一些妇女，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95。

为了佛教救赎人的目标，藏族精英妇女参与赞助印刷出版活动。她们似乎有独特的

方式参与此类活动，而这些方式与她们在婚姻联盟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在一个政治上分

裂且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她们不得不通过其亲属关系充当使者。她们似乎处于一个特别

94	 Anne	Lawrence-Mathers,	"Introduction,"	In	Anne	Lawrence-Mathers	and	Phillipa	Hardman	eds.,	Women and 
Writing, c. 1340–c. 1650: the Domestication of Print Culture,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2010.

95 在其他地方苏措旺姆（སུ་ཚོ་དབང་མོ）被写作苏措哇（སུ་ཚོ་བ）；在《贡塘王统世系》中仅用一行字提及曲吉准

玛，并忽视了后者在印刷出版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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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使其成为和平与调停的促使者，当她们与男性宗教上师没有进行宗派斗争，以

及不涉及赞助竞争时，她们常常与作为强有力的调停者和交涉者的男性宗教上师联手 96。

传记叙事在佛教背景下，传播道德榜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女性佛教徒的一

生作为被“认可的标杆”，在后世人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97。除了几部女性传记

外，题记和有关赞助记录，有时也包含这一方面强有力的叙事。由于缺乏上下文信息，

它们的内容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人们在相关时代背景中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且可能通过

当地的口传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印刷出版图书似乎为妇女提供了一个实现其宗教理想、为过世的家人积累功德的重

要途径。考虑到妇女被视为强大且合法的统治者，要比男性难得多，但有时投入印刷出

版，能够加强妇女的宗教形象，巩固政治地位。

为数不多的妇女以批判的方式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更多女性作为尼姑和赞助者找

到了破坏性较小的方式来实现其愿望。充当施主常常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有回报，且问题

较少的方式来参与佛教活动 98，从而有助于实现其愿望：给她们提供了撰写新的宗教著作、

为抄经师和雕刻师提供食物、筹集制作宗教物品所需材料，建立一个工作坊所需的经费。

我们只能从典籍文献的结尾部分，看到简单地提及她们作为施主的名字，才能了解到她

们所做的贡献。并不是专门描述其生平的资料残卷，和少量资料很难收集到相关信息。

即使我们不了解她们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充当佛教施主的方式，直接参与亲属关

系以及宗教、政治网络来实现其应有地位。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使我们想起许多在欧洲

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充当施主的历史，这些妇女支持传播书籍文化，以及大

量的各种宗教传统教育，成为了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在中国西藏和欧洲传统中，这些妇

女的遗产在诸多相关传统，以及她们所取得的成就中得以继续存在，在男性世界中的妇

女对相关传统及成就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玉珠措姆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海德噶·丁伯格 剑桥大学蒙古内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96 费尔南达·皮雷尔运用安多地区的民族学资料，详细地分析了上师们在调停纷争中的作用。她对此的一些

反思可以被视为与历史语境相关的。

97 Janet Gyatso and Hanna Havnevik, Women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52. Hidegard 
Diemberger, When a Woman Becomes a Dynasty: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 of Tibet, 2007: 1-394.

98	 Janice	D.	Willis,	"Nuns	and	Benefactresses:	The	Role	of	Women	and	Philosophic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Yvan	Yazbek	Haddad	&	Ellison	Banks	Findly	eds.,	Wome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59-85.


